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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进入卫藏考察活动的
阶段性特点及成因(1840-1875)

肖萍 向玉成

  摘要:1840-1875年,外国人开始进入卫藏地区进行考察与情报活动,其中英国人进入卫藏考察活动的成效最

为显著。英国人进入卫藏考察和从事情报活动主要通过藏西、藏南两个方向及“班智达”群体进行,而法、普鲁士、

俄等国人由康区或藏北进入卫藏考察活动却因当地官员和藏人的阻止而作罢,俄国探险考察家由藏北进入卫藏的

考察更是迟至19世纪70年代才开启,唯独英国人进入卫藏考察活动取得了“独占鳌头”地位和其他西方国家及其

他方法难以企及的效果。英国人之所以能够取得“独占鳌头”的成绩,原因在于英国拥有藏南、藏西两个进入卫藏

的“前进基地”以及利用印度测量局培养了一批精于测绘、具有超常耐力、不惧生死、甘为其利用的名为“班智达”的
英印间谍型探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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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考察统计,1840-1951年进入中国卫藏①活动的外国人总数为859人(其中英国人404人,占总

数的47.03%)②,并且其活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以“马嘉里事件”和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为标志,
晚清外国人进入卫藏活动明显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而1911年辛亥革命导致清王朝覆灭亦为一重大历史

节点,故近代外国人进入卫藏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40-1875)49人,第二阶段(1876-
1911)400人,第三阶段(1912-1951)410人。至于学术界对近代英国人进入卫藏游历考察活动的研究,此前

更多集中于重要人物、重要群体(如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相关事件以及英国考察者的相关著述等方面,而对

其考察活动各阶段的史实梳理及其阶段性特点尚未见专文探讨,故本文拟就第一阶段即1840-1875年英国

人进入卫藏考察活动的特点及其成因加以探讨。
一 外国人进入卫藏考察活动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为便于叙述与分析,笔者先将1840-1875年外国人进入卫藏活动概况列如表1、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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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所论的“卫藏”,包括前后藏、阿里、羌塘,即除开按三大方言区划分的康区与安多之外的西藏各地(包括藏东南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一带)。
以外国人首次进入卫藏时间为准进行统计,未计重复进出卫藏人次及出离卫藏时间等因素,因此,前一阶段进入卫藏者下一阶段仍留在卫藏

的情况未作统计,文中的统计比例仅反映各阶段外国人进入卫藏人数的动态变化情况。



表1 1840-1875年外国人进入卫藏活动情况简表

项 目

时 间
国籍、身份、姓名、生卒年等史实 主要活动地域、线路、成果、影响等

1845-1846
法国传教士古伯察(Huc,Evariste-Regis,1813-1860,
又译胡克、额漥里斯塔)、秦噶哔(GabetJoseph,1808-
1853,又译噶哔约则)。

1845年经玉树的曲麻莱和治多潜入拉萨,次
年被清廷押解经察木多(昌都)、巴塘、打箭炉
(康定)回川至粤,其著作《鞑靼西藏旅行记》影
响甚大。

1845-1848

1840年代,在藏西活动过的英国人有理查德·斯特雷
奇(RichardStrachey)和亨利·斯特雷奇(HenryStra-
chey,又译斯特拉彻、斯特拉契、斯特里奇)兄弟、J·
E·温特伯特姆、亚历山大·坎宁安(A.Cunningham,
又译坎宁汉、库宁汉)、汤姆逊(T.Thomson)。

为英国积累了大量的西藏阿里西部地区的地
形学知识,发现了喀喇昆仑山的塞钦河,开始
从事非法划界工作,亨利·斯特雷奇获英皇家
地理学会金奖,并出版《西部西藏的自然地理》
(PhysicalGeographyof WesternTibet)一
书,绘制了一幅较为详细的藏西地图。

1848-1851
坎贝尔博士(A.Campbell,又译坎柏尔,负责管理设在
大吉岭的山中避暑盛地)与约瑟夫·胡克(W.J.Hook-
er,又译虎克、呼德尔、霍克)博士曾多次进入藏南考察。

胡克曾到达中国西藏绰拉姆湖、错姆哲林河
谷、定结(Tingkey)县、岗巴县、亚东县一带,著
有《喜马拉雅山日记》。

1854-1858

在著名地理学家洪堡(AlexandervonHumboldt)和普
鲁士国王支持下,普鲁士人舒拉金威特(Schlagintweit)
探险队三兄弟阿道夫(Adoph)、赫尔曼(Hermann)和罗
伯特(Robert)进行了德国历史上首次喜马拉雅考察(藏
西南、新疆喀什噶尔等地),取得丰硕成果。1857年,三
兄弟取道吉利雅进入叶尔羌、喀什噶尔,阿道夫被叛乱
的倭里汉处死。

留有大量关于喜马拉雅和西藏的日记、手稿、
草图、测量记录、照片和手绘图,主要保存于巴
伐利亚国家图书馆,共达43卷。还带回1400
种土壤样品和植物标本,被沙皇授予“萨昆仑
斯基”的头衔(意为“攀登过昆仑山的人”)。

1855后

1855-1880年在康区活动的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
德格丹(AugusteDesgodins,1826-1913,又译奥古斯
特·德什各丁斯、德格定、德告丹、戴思歌丁司、戴高
丹、德斯古丁斯)多次谋求进入卫藏,1880年5月离开
打箭炉,经过加尔各答和大吉岭,定居亚东,1898年赴
香港,77岁时又返回亚东,1913年死于亚东。

德格丹一生中有关西藏的著述甚丰,其论著、
论文和词典共41种,最重要者为《藏-拉-法语
词典》和《1855-1870年的西藏传教区》,至今
仍为研究西藏史的重要文献。

1863
英国测绘师高德文·奥斯腾(HenryHavershamGod-
win-Austen)。

曾到班公湖地区探察。

1864-1867

英印测绘局测量员约翰逊(W.H.Johansson)于1864-
1865年对喀喇昆仑山口以北地区进行考察后,经阿克
赛钦回到印度,1867年又前往喀喇喀什河、和阗等地区
测绘,曾远行到克里雅。

1867年约翰逊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上
发表考察报告,主张把阿克赛钦地区划进印度
版图,并将中印西段边界线划在喀喇昆仑山一
侧,所谓的“约翰逊线”出炉。

1865-1875

英印间谍南·辛格(NainSingh)及其堂兄马尼·辛格
(ManiSingh)等12人(印度10人、波斯1人、国籍不明
者1人)受英印测量局派遣进入卫藏,考察藏布江流
域、日喀则、拉萨、托加隆、印度河源头等大片地区,取
得重要成果。

南·辛格为蒙哥马利(T.G.Montgomerie)主
持印度测量局时训练的首批“班智达”入藏探
险家中的贡献最大者,被称为“一号班智达”。

1865.8
英国皇家燧发枪团上校阿迪拉·本尼特(AdrianBen-
nett)由一名向导引路,经尼提关口(NitiPass)到西藏
达巴宗〔Daba,距离噶大克(Gartok)约100英里〕游历。

阿迪 拉 · 本 尼 特 完 成 了 《达 巴 游 历 要 记》
(RoughNotesofaVisittoDaba)一文。汤洛
普(Dunlop)亦到过达巴宗,著有《狩猎在喜马
拉雅》(HuntingintheHimalayas)一书。

1866-1867
尼泊尔忠格·巴哈杜尔大邦(MaharajaJungBahadur)
使节卡吉·嘉提·希尔(KajiJagatSher)到北京朝觐并
经成都、巴塘等地返回。

他在途经巴塘时与德格丹有交往及情报交流,
1867年古柏在成都和巴塘都遇见过他。

1969.7

英国人福赛斯(Forsyth)率领由罗伯特·沙敖(Robert
Shaw,又译罗伯特·肖,荣赫鹏之舅父)、亨德森、米尔
扎(MirzaShuja)、雅库布罕和英国驻拉达克专员凯利
(Cayley)等人组成的使团,自拉达克出发,经张承谟路
到达沙都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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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1871

查默尔上尉及印度地理勘测研究室的 W·T·布兰福
德(W.T.Blanford)在伊尔威斯上尉的陪同下,沿胡克
的足迹探索了蒂斯达河河谷上游、唐基亚山口及通向
错姆折林河谷的几个山口。

布兰福德发现了地图上没有的3个湖泊,采集
了不错的鸟类标本。

1871-1872

蒙哥马利(T.G.Montgamerie)派出考察队5人(一个
年轻的Semi-Tibetan和4名助手)潜入日喀则、南木
林、纳木错〔Namcho,又名TengriNurLake,当地人称
天湖(“SkyLake”)〕湖区、拉萨等地考察,后返回印度。

蒙哥马利的研究机构结合此次考察,以及霍奇
森(Hodgson)和其他人的综合研究成果,基本
能够勾画出从尼泊尔到卫藏中部的地理大势
以及藏布江、羊卓雍湖、拉萨、纳木错以及其间
的喜马拉雅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及河流走
向。

1872.11-1873.2

俄国探险家、军官普热瓦尔斯基(英文写为Prjivalsky,
德文写为Prjewalski,译为普介凡、普里伐尔斯基、潘若
伐斯基、普鲁捷维斯基、普尔热瓦尔斯基、蒲儿久瓦利
斯基、波杰瓦尔斯基、波奇瓦斯恩,1839.3.31-1888.10.
20)率考察队4人(包括普氏、副手米·亚·佩利佐夫
及两个哥萨克人)进入卫藏。

后普氏又于1878-1879、1884年率武装考察
队进入卫藏,普氏的目标始终是拉萨,虽然总
是未能到达。

1873后
(有说1871)

俄国布里亚特蒙古族僧人德尔智(Dorjief,又译多吉也
夫、多吉耶夫)等进入卫藏活动多年,在中外关系史上
影响甚大。

德尔智后来成为达赖侍读,进入卫藏权力中
枢,引起英国的强烈反应,由此带来了大量“后
遗症”。

1873.4至年底
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从西姆拉出发,到中
国卫藏札达县一带考察,目的主要为考察喜马拉雅山
的自然地理及气候情况。

著有《雪原》(TheAbodeofSnow)一书 。

1873.5
匈牙利人伯尔占茨(Berzenczy)自彼得堡出发,取道喀
什噶尔、叶尔羌、沙都拉、喀喇昆仑山口到达列城,沿途
进行探察活动。

1873.7

英国上校托马斯·戈登(ThomasGordon)、上尉楚特
(Trotter,又译特罗特)作为第二次福赛斯(Forsyth)使
团成员,随团从列城到喀什噶尔,途中戈登到过藏西考
察(欲到拉萨但未成功)。

戈登 著 有 《世 界 屋 脊》(TheRoofofthe
World)一书;楚特返回时越过昆仑山经藏西
回到列城,完成了三角测量任务,1878年获英
国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奖章。

1873、1875-1876
1873年,埃德加(J.W.Edgar)考察了锡金与藏边交通;
1875-1876年间,拉勒往返于大吉岭与日喀则之间考
察。

埃德加著有《锡金和西藏边界》(Sikkimand
theTibetanFrontier)一书 。

表2 1840-1875年进入卫藏活动的外国人分类统计表

人数构成 总人数49 男49 女0 姓名无考2(俄) 被杀1(普鲁士) 考察队27支

国籍分布 8国49人 英19 印度15 俄5 法3 普鲁士3尼泊尔1 匈1 波斯1 国籍不明1

身份分布 6类49人 间谍18 探险11 官员8 军人5 科考4 教士3

  备注:对人物身份进行分类统计,只能是相对而言,因很多人都有多重身份,且涉及到对其评价问题,故值得深入分析和

再审视。

从表1、表2可以发现,1840-1875年进入卫藏考察的外国人,其国籍分布的不平衡性十分明显,英印合

计34人,占总人数的69.39%。可以说,第一阶段主要是英印通过派人潜入或派遣“班智达”等手段向卫藏渗

透,同时俄、法、普鲁士人等也有进入卫藏活动的图谋。
在近代外国人进入卫藏活动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值得关注。在第一阶段,即1840-1875年间,英

国人率先在藏西、藏南两个方向同时行动(先是藏西划界、藏南建前进基地,效果不佳之后开始使用“班智达”
潜入),并率先在藏南方向建立前进基地和据点,派出“班智达”潜入日喀则等地活动。法国人虽然及早动手,
但1846年古伯察和秦神父被押解出卫藏后,其主要战略转为先图谋康区,此后法国谋求从东面进入卫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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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亦未能实现①,故法国在近代对卫藏的图谋几乎无所作为。而忙于国内及欧洲事务的俄国,直到19世

纪70年代才开始直接派人从藏北进入卫藏,主要派遣有自普热瓦尔斯基考察队开始的数支俄国考察队以及

1873年前后进入拉萨哲蚌寺郭芒扎仓修习并在卫藏活动多年的阿旺·洛桑·德尔智。其他国家进入卫藏

活动者,大致有普鲁士3人(舒拉金威特兄弟)、尼泊尔1人、匈牙利1人、波斯1人②、国籍不明者1人。其中

普鲁士人在1854-1858年组织了舒拉金威特探险队,进行了德国历史上首次喜马拉雅考察(藏西南、新疆喀

什噶尔等地),在1857年取道吉利雅进入叶尔羌、喀什噶尔途中,探险队三兄弟中的阿道夫·舒拉金威特被

叛乱的倭里汉处死③。概言之,在第一阶段,英国人在进入卫藏考察活动中处于“独占鳌头”的地位。

19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人进入卫藏考察主要是自己动手。40年代,到卫藏活动过的英国人,主要有理

查德·斯特雷奇和亨利·斯特雷奇兄弟、J·E·温特伯特姆、亚历山大·坎宁安④、汤姆逊、坎贝尔、胡克博

士等人,其中在藏西方向活动的主要有理查德·斯特雷奇和亨利·斯特雷奇兄弟、J·E·温特伯特姆、亚历

山大·坎宁安、汤姆逊等人,在藏南方向活动的主要有坎贝尔和胡克博士等人。至60年代后,英国主要通过

培养“班智达”并派其伪装潜入的手段来达到进入卫藏活动和考察的目的。
要之,在第一阶段外国人进入卫藏考察活动中,英国人占绝对优势。其考察内容,主要是地理科考和情

报收集。其进入卫藏地区的方向和线路,主要是藏南、藏西两路,即从其两个前进基地大吉岭-亚东北上和

从拉达克进入藏西阿里地区,矛头直指卫藏腹地,但均很难成功穿越到达拉萨。其参与考察的人员,先主要

是直接派英国人潜入,后主要是通过训练“班智达”并派其伪装潜入。
二 藏西方向的考察活动

19世纪40年代,英国控制了印度及道格拉王国后,拉达克地区(首府列城)逐渐成为其从藏西进入卫藏

考察的一个“前进基地”。

1845年前后,亨利·斯特雷奇与理查德·斯特雷奇兄弟均在拉达克地区军界任职。隶属于孟加拉地方

兵团第66军团的亨利·斯特雷奇中尉,或许是跟随摩尔克罗夫特对西藏西部进行探险的最著名的一名英国

军官。摩尔克罗夫特因为在河床干涸的干旱期抵达玛法木错与兰嘎错(今译玛旁雍错与拉昂错)两湖,所以

错误地认为兰嘎错是萨特累季河的真正源头。而亨利·斯特雷奇则认为,在大部分时间里,两湖的水位升

高,可以形成在两湖间流淌的河,因为他曾亲眼目睹了“一条一百英尺宽,三英尺深的河流从东向西迅速地穿

过了业已确定范围的河床”。1845年,在J·E·温特伯特姆的陪同下,理查德·斯特雷奇前去解决在玛法

木错与兰嘎错之间是否有一条水路这一在其兄弟与摩尔克罗夫特之间的地形学争端。经他考察,确证了他

兄弟亨利·斯特雷奇中尉的发现是正确的,从而纠正了摩尔克罗夫特的错误。亨利·斯特雷奇还同旁遮普

(Punjab)喜马拉雅特别官员亚历山大·坎宁安少校密切合作,视察了英国控制区域查谟(Jammu)与道格拉

头人古拉卜·辛格(GulabSingh)统治区之间的边界。正是在这些探险中,亨利·斯特雷奇在喀喇昆仑山中

发现了塞钦河(Siachen)。除此之外,他对积累大量的地形学资料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印度测量局的克

什米尔分部就以此为依据⑤。在1847年森巴战争(英锡战争)之后,英国扶植锡克封臣古拉卜·辛格,建立

了由英国保护的查谟与克什米尔王国,英印总督哈定委派亚历山大·坎宁安少校、亨利·斯特雷奇中尉和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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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如表1所列1855年后法德格丹的活动,可为例证之一。

1868年出道的波斯银匠米尔扎(即 MirzaShuja,官方文献中称为“TheMinza”)受蒙哥马利训练和派遣,从巴达克山出发,经由喀什噶尔、叶
尔羌等地,沿途进行测量考察,主要在帕米尔高原、克什米尔和中国新疆边境及喀什噶尔等地活动。见: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

游记》,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
详见:赵光锐《西方有关德国涉藏历史的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第113页。
亚历山大·坎宁安,与曾任印度外交大臣的威廉·坎宁安爵士(SirWilliamCunningham)并非同一人。
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向红笳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223页。



姆逊①三人组成划界委员会,他们进入阿里西部地区,从事非法的边界划定工作②。后来成为印度测量局首

批“班智达”成员的马尼·辛格与其堂兄弟南·辛格,在此次行动中被聘为翻译,这为几年后开始的英印“班
智达”大规模入藏计划打下了基础。19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完全控制印度,并将其势力深入到锡金、不丹

和尼泊尔等南亚小国,英国殖民当局还培养了一批印度测量局的“班智达”测量者,派他们潜入西藏阿里地区

进行地理考察和情报活动,绘出了大量较为详细的阿里地图,掀起了阿里地理考察的小高潮③。到清朝末

年,外国人对阿里自然地理知识的掌握程度已经超越清廷。

1852年,亨利·斯特雷奇获得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金质奖章(贡献奖)④,并于1854年在伦敦出版了《西
部西藏的自然地理》一书。由于该书难以获取,笔者从学界的研究中了解到该书的一些内容和情况。据黄博

研究,该书是作者运用近代地理学知识对阿里及西部西藏的山川湖泊进行实地调查的调查报告。该书作者

对阿里地区的三条大河都有较清楚的认识,认为当却藏布(TachokTsangspo)即马泉河(HorseRiver),是构

成雅鲁藏布江上游的主干,森格藏布(SengeTsangspo)即狮泉河(LionRiver),可以肯定就是印度河的主源,
而朗钦藏布(LangchenTsangspo)就是有名的象泉河(ElephantRiver);该书作者还认为,班公湖(Pangong)
是这一地区所有湖泊中最大的,湖盆呈西北-东南走向,全长110英里,面积达6500英里;该书作者还发现,
班公湖是一个大盐湖。亨利·斯特雷奇的考察报告,提供了阿里地区自然地理的详细情况和大量数据,较之

清朝政府概念性的阿里地理知识有了实质性的进步⑤。另据列昂节夫的研究成果,亨利·斯特雷奇通过考

察,还制成了一幅包括藏西大部分地区在内的地图⑥。此外,亨利·斯特雷奇与汤姆逊还曾奉英印政府之

命,从西姆拉出发前往叶尔羌、和阗等地考察,探察了帕郎河、努布拉和喀喇昆仑山,搜集了很多很有价值的

植物标本⑦。
对于英国所谓的地理勘测与划界的实质,亨利·斯特雷奇在其撰文中承认,香扎、拉不底地区本属于西

藏,但他在制图时却故意篡改传统习惯边界线,把边界推至这一地区以北的分水岭上。房建昌先生曾引证亨

利·斯特雷奇的话———“在这部分将会看到,我使英国的疆界把以往测量者所没有勘探过或忽略了的许多地

方包括了进去:拉不底谷地对阿里方面来说要比对爪尔或帕因康达开阔和容易进入得多,这样,说它不属于

拉萨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但我却抓住它的水流入帕因康达这点来确定它在边界地图上的位置,以便英国的

边界推进到波尔奇山山脊和通往沙尔沙尔的低的山口”———之后指出:“这段记载毫不掩饰地说明了英国的

官员和‘探险家’如何任意篡改中印传统习惯线,把中国的领土划入印度。”⑧

对于藏西 “划界”问题,英国高度重视,多次派人非法潜入。据记载,1863年,英国测绘师高德文·奥斯

腾曾到卫藏班公湖地区探察⑨。1865年8月,英国皇家燧发枪团上校阿迪拉·本尼特由一名向导引路,经尼

提关口到达卫藏达巴宗考察,沿途狩猎,在卫藏境内逗留了一个月,后返回印度西姆拉,并且撰文对沿途景

观、动植物、民风民俗作了描述,对于所经历山口及达巴宗气候严寒、风大、无雪(虽然克什米尔地区地势低的

很多地方都有雪,但沿途所经海拔四五千米以上的山口反而无雪)等情况作了较详细的记载。作者说,达巴

宗距离噶大克(Gartok)约100英里,距离萨特累季河(Sutlej)即象泉河9-10英里,是当时西藏唯一对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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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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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汤姆逊著有TravelsinWesternHimalayaandTibetetc.in1847-1848(London,1852)一书,对阿里及其以西地带的交通路线情况记载较

多。参见:柳陞祺《拉萨旧事(1944-1949)》,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第2版,第112页。另外,汤姆逊WesternHimalayasandTibet:A
NarrativeonLadakhandMountainsNorthernIndia(NewDelhi:CosmoPub.,1987),共501页,疑为上书再版。
详参:周伟洲《19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划界问题》,《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第65页。
房建昌《清代西藏行政区划及历史地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第72页。
妥超群《汉藏交界地带的徘徊者———近现代在安多(Amdo)的西方人及其旅行书写》,兰州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4-35页。
黄博《清代中外西藏阿里的自然地理知识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25卷第3期,第70页。
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1888-1919)》,张方廉译,民族出版社1959年版,第15页。
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336页。
参见:Strachey NoteontheconstructionofthemapoftheBritishHimalayanfrontierinKumaonandGarhwal  JournaloftheAsiatie
SocietyofBengal11 no 4(1848);房建昌《近代中印中段边界史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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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开放的地方,西藏的汉官对此地管理很严格;作者在文中还提到,汤洛普亦到过达巴宗①。

1864-1865年,英印测绘局官员约翰逊对喀喇昆仑山口以北地区进行考察后,经阿克赛钦回到印度。

1867年,约翰逊从列城出发,前往喀喇喀什河、和阗等地区测绘,他还曾远行到克里雅,返回时取道桑珠到沙

都拉,他用平面测量仪沿途进行测量,返回时带回了许多有价值的地理资料②。1867年,约翰逊在英国《皇家

地理学会杂志》上发表考察报告,主张把阿克赛钦地区划进印度版图,并将中印西段边界线划在喀喇昆仑山

一侧,此即所谓的“约翰逊线”。但是,“约翰逊线”也遭到部分英国人的反对。如1868-1869年考察过新疆

的罗伯特·沙敖,曾在其著作中指出:“我们近来出版的地图……却把并不属于他(笔者按:指英属印度)的那

块地方划入了他的疆域之内,而这地方的全部居民都是另一个国家的臣民。”③英国著名学者兰姆(Alastair
Lamb)也认为:“W·H·约翰逊在1864年和1865年的作品和所标出的边界显然是荒谬的。”④1892年,清
政府派出官员踏勘了新疆南部边界,并在喀喇昆仑山山口树立了界碑。显然,英国人并没有把擅自划定的中

印边界西段线“约翰逊线”告知清政府,历代中国政府更谈不上承认所谓的“约翰逊线”⑤。

1869年7月,英国人福赛斯率领使团自拉达克出发,经张承谟路到达沙都拉,使团成员有罗伯特·沙

敖、亨德森、米尔扎、雅库布罕和英国驻拉达克专员凯利等人。1873年7月,福赛斯又率领一支由131人组

成的使团前往喀什噶尔,他们从列城出发,途经沙塞尔山口、沙都拉、叶尔羌、克孜勒到达喀什噶尔,沿途进行

考察测量,带回去大量地理资料。这是英国对列城到喀什噶尔探察最为成功的一次,使团各成员都发表了探

险经历和观察报告。这两次大规模使团中有不少人对藏西进行了考察。其中,凯利曾于1868年到过帕米尔

高原和喀喇喀什河等地进行考察,1869年加入福赛斯使团,但他走到张承谟路后就与该使团分手,之后他经

由喀喇喀什河南部去到该河上游,最后到达克孜勒峡。1873年7月,罗伯特·沙敖随第二次福赛斯使团从

列城出发,取道喀喇昆仑山、苏格特、桑珠、哈尔噶里克到达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对喀喇昆仑山及其南北两麓

进行了考察,著有《鞑靼高地、叶尔羌、喀什噶尔(原中国的鞑靼)游记———以及翻越喀喇昆仑山口的回程》一
书,因此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奖章;比达尔夫上尉从列城启程之后,则带领了一支测量队前往阿克苏、克
孜勒、叶尔羌河等地探测;楚特上尉随第二次福赛斯使团考察的主要任务是地理测量,他曾派出一名当地人

前往索尔哈克金矿,在返回时他又越过喀喇昆仑山经西藏、诺城回到列城,从而完成了三角测量任务,并于

1878年获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奖章⑥。此外,戈登上校作为第二次福赛斯使团的成员,随团从列城出发,并
中途离团潜入藏西考察,企图到拉萨,但未成功,著有《世界屋脊》(TheRoofoftheWorld)一书⑦。

三 藏南方向的考察活动

19世纪40年代,英国在藏南建立前进基地后,不断派人到通往西藏的一些山口进行探索。在40年代

末至70年代期间,从南线进入卫藏的英国人,主要有胡克、坎贝尔、查默尔、布兰福德、伊尔威斯、安德鲁·威

尔逊、埃德加、拉勒等人。
据记载,1848年,刚从南极探险归来的青年自然科学家约瑟夫·胡克博士,到印度拜访布莱恩·霍奇

森⑧。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度过了数周的光阴,共同采集植物标本和比较他们的日记。他们还计划赴西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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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AdrianBennett RoughnotesofavisittodabainTibet inAugust 1865  ProceedingoftheRoyalGeographicalSocietyofLondon10 
no 4 1865—1866  165-169 
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337页

RoberShaw VisitstoHighTartary YarkandandKashgar HongKong OxfordUniversityPress 1988  107.转引自:张世均《19世纪

后期至20世纪初英国构建“印度安全”战略与中印边界争端问题的源起》,《思想战线》2015年第1期,第126页。
转引自:阿拉斯泰尔·蓝姆《中印边境》,民通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43-44页。又见:周卫平《百年中印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年版,第20页。
张世均《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英国构建“印度安全”战略与中印边界争端问题的源起》,《思想战线》2015年第1期,第125-126页。
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338-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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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恩·霍奇森(B.Hodgson)生于1800年,16岁时在伦敦受雇于东印度公司,作为科室人员两年后被派往尼泊尔,1820年成为首任常驻加

德满都外交代表的秘书,并于1833年被任命为常驻外交代表。霍奇森从1816年开始前后共在尼泊尔居住了25年,他热衷于收藏和生物采

集,1843年返回英国并结婚,1844年再返回喜马拉雅山地区,在大吉岭附近又居住了14年,1858年返回英国。



事一次探险,以便从那里带回动植物标本。但由于霍奇森病倒,胡克只好与坎贝尔一起出发对锡金一带的喜

马拉雅山麓进行了考察,他们只进入到离西藏边界不远的地方,未到达雅鲁藏布江以北的地区。胡克在其后

的一部经典性著作《喜马拉雅山日记》中对此作了叙述①。1849年11月13日,胡克在写给其父威廉·胡克

(WillianJ.Hooke)的一封名为《拉冲河,西藏边境》(“LachoongRiver,ThibetFrontier”)的信中,说自己打

算翻越“喜马拉雅东部的冬卡拉”(theDonkiahLah,intheEastHimalayanChain)②。胡克曾到达中国西藏

绰拉姆湖、错姆哲林河谷、定结(Tingkey)县、岗巴县、亚东县一带③。1848-1851年间,胡克侦察了哲孟雄

与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一带的地形、道路等,并绘制了详细的地图。他是第一个记述从印度到西藏拉萨最

近的通道———春丕(Chumbi)地区的英国间谍④。
此后至60年代中期,英国人的主要精力放在藏西方向,从藏南方向进入卫藏者甚少。直到60年代中期

后,英国人主要是通过派遣“班智达”进入卫藏(后面专论)。

1870年春,查默尔上尉考察过唐基亚山口。1871年秋,印度地理勘测研究室的 W·T·布兰福德,在伊

尔威斯上尉的陪同下,沿着胡克的足迹探索了蒂斯达河河谷上游,采集了鸟类标本,研究分布在蒂斯达河上

游支流地区的动物情况;他们到达了唐基亚山口,弄清了另一个从未在任何地图上标注过的山口的位置,发
现了地图上没有的3个湖泊,采集了不错的鸟类标本;布兰福特还探索了通向错姆折林河谷的几个山口⑤。

1873年,安德鲁·威尔逊曾进入中国西藏札达县一带考察,并著有《雪原》一书。此外,据沈福伟的研究,

1873年,埃德加考察了锡金与藏边交通;拉勒也在1875-1876年间往返于大吉岭与日喀则之间⑥。但是,由
于不具备合法性,英国人进入卫藏只能是偷偷摸摸,难以深入卫藏腹地,更别说去到拉萨了。

四 “班智达”群体的考察活动

如前所述,由于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以深入卫藏腹地乃至到达拉萨,19世纪60年代后,完全控制了印度

并将其势力深入到锡金、不丹和尼泊尔等西藏邻邦的英国人,开始急不可耐地改变策略,即通过印度测量局

训练并派遣“班智达”潜入卫藏从事大规模间谍性考察活动,掀起了卫藏考察的一轮高潮。据笔者统计,英印

派出潜入卫藏考察的“班智达”人数为25人,其中第一阶段1865-1875年为12人(印度10人、波斯1人、国
籍不明者1人),第二阶段1876-1884年为13人(印度10人、锡金1人、巴基斯坦2人)。

印度测量局是印度重要的工程学机构,主要负责绘制地图和测量。它成立于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
目的是巩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领土。印度测量局作为印度政府最古老的工程学部门之一,因其在威廉·兰

普顿(WilliamLambton)和乔治·埃佛勒斯(GeorgeEverest)领导下实行大三角法测量(GreatTrigonomet-
ricSurvey)而在历史上赫赫有名。此后,隶属于印度测量局的皇家工程协会官员托马斯·乔治·蒙哥马利,
受命对克什米尔进行勘察。

19世纪60年代,印度测量局已将中国的新疆和西藏列入测绘计划,由印度北部和克什米尔伸展到西

藏。到1864年底,其对尼泊尔西部边界的勘察业已完成。然而,西藏对英国人来说却仍然是一个谜:“年复

一年,西藏仍是一个地图绘制者无法涉足的地区。因而,在所有的地图上它一片空白。”1862年,蒙哥马利想

出了一个极好的解决方案:“为何不精选一些聪明、足智多谋,又秘密地受过测绘技术训练的当地探险家去

呢?”他的这一方案颇为“高明”:相对于西方人而言,当地人在接受特殊专门训练后,以行贩商人或虔诚朝圣

者等身份伪装潜入卫藏,既能够完成各种秘密任务,又具有不易被察觉的优势。蒙哥马利吸收的第一个成

员,是一名年轻的印度穆斯林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此人曾受过简单的测绘训练。1863年,穆罕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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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泰勒《发现西藏》,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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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德从英国势力范围的最后基地拉达克出发,穿过喀喇昆仑山口朝着新疆的叶尔羌而去,随身携带的

测量仪器都是印度测量局工厂特别设计和制造的最小规格的仪器,在叶尔羌呆了六个月后,穆罕默德·艾·
哈迈德与同伴一起返回拉达克,但二人在穿越险峻的喀喇昆仑山口时,因过于饥饿劳累而染病身亡,但他们

精心保存的笔记却被送到了蒙哥马利手中①。这一成果,促使蒙哥马利及其顶头上司詹姆斯·沃克尔上校

(MajorJ.T.Walker)开始派遣经过训练的当地人伪装进入卫藏,从事秘密的侦查和测绘活动。
在沃克尔的密切配合下,蒙哥马利着手创办了一所特殊学校(实为间谍学校),旨在训练当地的探险家从

事秘密测量与情报工作。为了掩人耳目,这些探险家亦被称为“班智达”②。他们计划让这些天资聪颖的间

谍,在训练期满后,成为喜马拉雅山一侧帝国的耳目。1863年,蒙哥马利挑选了第一批学生,即两名具有英

国国籍并且会讲藏语的山民,33岁的菩提亚人南·辛格和马尼·辛格,他们各自的父亲伯·辛格(Bir
Singh)、德布·辛格〔Devi(orDeb)Singh〕曾于1812年在摩尔克罗夫特(Moorcroft)到库马洪(Kumaon)的
探险中给予蒙哥马利极大帮助③。他们在西姆拉附近的台拉登避暑地(即英国情报机构设在西姆拉的秘密

训练基地)开始接受秘密训练课程。由于他们的使命是保密的,所以教授也以保密方式进行。他们的训练时

间长达两年之久,训练的内容包罗万象,包括学习使用六分仪和罗盘、接受天文导航及海拔高度测量技术的

训练等;他们的随身行李都有秘密夹层,衣服都有暗袋,嘛呢轮里装满了可以记录晦涩难解笔记的一卷卷白

纸;他们学会了把笔记转写成韵文的技能,这样他们就可以边行走边背诵经文一样地将其背诵下来;他们用

念珠充当计数器,拨过一粒珠子代替旅程中多少步,他们的步子要保持不变的均匀跨度,这样就可以测量出

距离;他们经受了严格的训练,以适应其行贩商人或虔诚朝圣者的身份伪装,真正的身份则隐而不露,谈到他

们的时候也要使用化名,蒙哥马利通常用他们名字的两个起首字母作为他们的化名④。此后,英印政府精心

培养的这批间谍“班智达”,多次潜入西藏刺探信息。
南·辛格曾任职于位于喜马拉雅山11000英尺的米拉姆乡村学校校长,他与其堂兄马尼·辛格都是经

验丰富的山地旅行者,他们曾在几年前陪同过一个普鲁士考察队(即舒拉金威特考察队)。他们在台拉登接

受了两年系统训练,包括线路勘查和测绘,学会了使用六分仪、指南针、沸点测高仪和辨别星辰并利用星星来

确定方位。经过反复训练后,他们无论在山上、山下和平地行走步伐都能够保持每步33英寸,用100粒的念

珠串计录步数和距离,每走100步拨1颗珠子,念珠循环1遍为1万步即5英里,念珠串上的辅助细绳上的

10粒小珠用于记录念珠循环的次数。他们学习了伪装术,具备了随机应变地编造令人信服谎言的本领,同
时还被要求忘记自己的本名而用编号。在测绘局档案中,南·辛格为“一号班智达”(在测量局的官方文件中

直接称其为“ThePandit”),其堂兄马尼·辛格为“二号班智达”(代号“G-M”)。在成书于19世纪70年代的

《叩响雪域高原的门扉》一书中,为了保密,南·辛格、马尼·辛格、喀里安·辛格(KalianSingh,又译卡连·
辛格,代号“G-K”,系南·辛格的亲兄弟)⑤分别被称为“甲学者”、“乙学者”、“丙学者”⑥。他们装备有经过特

制的嘛呢轮,内有隐秘的拉手,中空,可藏入笔记、情报和纸卷、指南针,六分仪藏在特制旅行箱的夹层里,衣
服上有秘密的口袋,测高仪装在特制的棍棒中,地平仪及水银藏在一个密封的贝壳里,使用时倒在朝圣用的

碗里。1865年,他们动身潜入西藏,目的地为拉萨,全程1200英里,目标为秘密打探拉萨详情并进行沿途测

绘,包括从拉萨到甘托克的商路情况以及藏布江路线等,报酬为每月20卢比,成功后还能得到更多的酬

金⑦。
印度测量局专门培训的英印间谍,在卫藏考察中发挥了别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如《西藏探险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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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霍普柯克《闯入世界屋脊的人》,向红笳、尹建新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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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一书作者约翰·麦格雷格(JohnMacgregor)所说,他们“都是英国人使用的长距离探险间谍中的佼佼者。
但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印度测量局不断完善的技术与班智达们的技巧及不可思议的耐力相结合,产生了西

藏高原迄今为止尚未绘制成图之荒原的大量材料”①。这些英印间谍,不仅测绘能力强,而且具备超常耐力,
能够做到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完成测量局交给的测量任务的“忠诚”,对英国政府可谓“忠心耿耿”。“班智达”
们绘制成的西藏各地地图,成了日后英军入侵西藏的第一手参考资料。

五 英国人进入卫藏考察“独占鳌头”之成因

自古以来,西方人就对神秘的中国藏区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但由于各种原因,西方人进入藏区又是十分

困难之事。清廷自1745-1746年在藏区禁教、1793年正式颁布实施《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直至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之前,外国人进入藏区活动虽然没有明确被视为非法,但遭到了当地僧俗人士

的强烈抵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何英国人能够在第一阶段进入卫藏考察活动中“独占鳌头”呢? 笔者以

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经过长期经营后,英国在藏南、藏西两个方向拥有了进入卫藏的“前进基地”,并且后来采用了派遣

自己培训的印度等地“班智达”潜入的办法以减小进入的阻力,并使用他们的考察成果来填补地图上的大量

空白,因而具备了其他西方国家难以比拟的进入卫藏优势,进入到其他国家所难以进入的卫藏地区,达到了

其他国家和其他办法难以企及的效果②。
其二,法国进入卫藏考察的活动因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和秦噶哔于1846年被押解出藏而作罢,之后法国

将努力的重点转向了徐图康区。
其三,1857年普鲁士人阿道夫·舒拉金威特在考察途中被叛乱的倭里汉处死,普鲁士人的行动因此受

到打击而作罢。
其四,受制于19世纪50年代末以后新疆一带局势动荡,加上专注于俄国国内和欧洲事务,尽管英国人

在卫藏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俄国人的焦虑,但第一阶段俄国人进入卫藏的行动在时间和规模上皆总体

落后于英国人,直到70年代以后,以普热瓦尔斯基等为代表的俄国探险考察家才不断从藏北方向进入卫藏,
开启了俄国人在中国卫藏地区与英国势力展开实质性竞争的步伐。

总之,19世纪40至70年代,依仗在藏西、藏南两个方向拥有的前进基地,英国开启了从藏西、藏南进入

卫藏考察活动的步伐,成为近代外国人进入卫藏活动中的急先锋,但因诸多因素影响,却很难进入卫藏腹地。
鉴于进入卫藏极难奏功,英国转而采取了选用当地人培训成“班智达”以伪装潜入卫藏的策略,从而取得了其

他国家和其他方式难以企及的成效,为日后英军侵略卫藏准备了地图、地理知识等第一手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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